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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晚，话剧《白鹿原》在济南首演。
省会大剧院座无虚席，热情的济南观众起立鼓
掌，演员四次谢幕。《白鹿原》制作人、陕西
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我最高兴的事儿
是，散场了，混在观众人流中，听着他们五花
八门的评论，听着观众学说白鹿村方言( 蓝田
话 )：“揍丝滴、揍丝滴”（就是的、就是
的），脑海里总翻出陈忠实老师的嘱咐：“娃
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李宣用陈忠实的
口音对记者学说了一遍，惹得周围的人都笑起
来。

自2015年12月31日《白鹿原》在西安首演
起，李宣就被朋友圈冠以“谢幕视频咖”。她
喜欢谢幕演员一次次的鞠躬，喜欢听鸦雀无声
三个半小时之后，骤然响起的欢呼和掌声，喜
欢看观众的三个阶段：坐着鼓掌、起立鼓掌、
欢呼着鼓掌，喜欢看那些担心堵车而提前离
席，却又驻足在通道和她一样拍摄小视频的观
众。

我们对李宣和蒋瑞征的采访在演出前3小时
开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自己的娃，演自己的戏，要

啥版权呢”
2 0 1 6年6月1 6晚，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

原》在西安演出，拉开了全国巡演序幕。陈忠
实的家人集体观演，谢幕时，陈忠实长女陈黎
力上台连说三遍“很满意”。而现场为陈忠实
留下的座位——— 7排1座上摆着一束白玫瑰，引
人遐思。“那天，恰是陈老师去世后的七七忌
日。”

2013年陕西人艺筹备话剧版《白鹿原》
时，剧院已经7年没有大戏。李宣说：“那时我
们的演员都干啥了？说来不怕笑话，卖茶叶蛋
的，卖羊肉泡馍的，卖面的，开KTV的，干啥
的都有。而当时歌剧、舞剧、秦腔、话剧，几
乎陕西的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在用自己的形式讲
述《白鹿原》，相比之下，陕西人艺落伍了。
当时北京人艺已经有了话剧《白鹿原》，咱的
班底没法跟人家比，我们10个演员的名字还不
如人家一个有分量。我有这个想排演的想法和
动议，只是觉得创作力不够，底气不足，但是
心里又不甘，当时也得到了省里的支持，我就
跟陈老师通了个电话，自从那个电话开始，陈
老师一直支持我们，我们说想排演话剧，但是
没有版权。他说，没事，咱自己的娃，演自己
的戏，要啥版权呢。我说，您对剧本有啥要
求，他说，没啥要求，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
弄吧。”

李宣带领他们的团队凭着陕西人“把脏水
泼我头上吧，一出太阳就干了”的那股韧性走
过来的。

七个本子盲选，选中了孟冰的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部50万字的小说
改编成三个半小时、4万字的话剧剧本，谈何容
易。2006年，由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白
鹿原》在首都剧院上演，濮存昕、宋丹丹担纲
主演，当代优秀剧作家孟冰担任编剧。

“摆在我们面前的头号问题是，我们选哪
个本子？”李宣说，“我们当时就挑出了7本剧
本，然后聘请专家盲选，把每一个剧作家的名
字都盖上，盲选进行了三轮，最终孟冰的版本
胜出。我当时就跟陈老师说，我们选择了孟冰
的剧本，陈老师说，那我给你问一下，他就跟
孟冰老师沟通了，一问，成了。就从这一刻开
始，我们才算真正启动，陈老师的支持和帮
助，成了我们拍好戏的直接动力。”

时间从现在往前推12年，北京人艺导演林
兆华第一次找孟冰改编《白鹿原》，孟冰没敢
接。在他当时的印象里，《白鹿原》是不太适
合改编成戏剧的。等再次认真读了两遍小说
后，孟冰才对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感觉，一个个
角色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决定试试看。
“白天黑夜，小说里的这些人物就一直在我身
边萦萦绕绕，说着他们的那些话，我一抬眼仿
佛就能看见他们，耳边就充斥着他们的声
音。”这时候孟冰感到可能有点希望，突然找
到了上课时候先生们常说的“呼之欲出，跃然
纸上”的感觉，“不用再去多想，这些人物就
自然地出现了，去说他们该说的话。”

在孟冰看来，改编《白鹿原》是对自己的
一次灵魂洗礼，引导他重新梳理认知民族意
识、文学与艺术家的功能，以及今天文学和生

活的关系。孟冰认为，“改一部戏或者写一部
戏的时候，首先会动情，这是第一个层面，会
牵动自己的感情，有感而发。第二个层面，写
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就会动心，调动你心底难
以忘却的一些记忆和情感状态。”今天很多戏
能够动情就会很好看，能够动心就称得上是成
功之作了。但是在写《白鹿原》剧本的时候，
孟冰觉得自己达到了第三个层面——— 动气。
“动气就是调动起你全身的能量，这个能量是
你整个生命的积累，如同陈忠实老师说的‘把
小说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了出版社’，如果我们
不能用生命去感受这部文学巨作，自然无法调
动起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就不能传递出它带给
我们的对人生的五味杂陈。”

“两个话剧版本前后相距十年，孟冰老师
在陕西人艺版剧本创作上，对北京人艺版剧本
做了微调，一是精简了人物，比如减掉了小说
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二是，为了便于交
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
论’，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交代背景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功
能，在‘叙事’中不断地转换身份，跳进跳
出，在全剧节奏控制、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就像导演胡宗琪所说的，歌队是
喧闹的叙述者，也是沉默的集体无意识，是蒙
昧的存在，也是乡村最基础的现实，他们构成
了白鹿原的精神场域。歌队的出现也打破了陈
忠实之前所担心的时空限制，不少观众看完陕
西人艺版，都对这一精巧设计竖起大拇指。”
李宣说，“舞台设计上，北京人艺版实景搭建
了一片黄土高坡，有真实的尘土，也有真实的
牛羊。陕西人艺版团队深入考究后，突出再现
了祠堂、牌楼、窑洞这些带有关中地域特点且
符合人物阶层的场景。”

请卖羊血泡馍的师傅

教方言
为突出陕西人艺的“原生性”，《白鹿

原》启用的是本土演员。这些土生土长的陕西
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用他们朴实憨厚、生冷
硬倔的表演，土得掉渣儿，却又亲切、富有个
性的乡音，串起白鹿原上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
的面孔。

李宣说：“启用本土演员，不是我下的决
心，是陈忠实老师。我问他，白嘉轩谁来演
哪，鹿子霖谁来演哪，陈老师说，这是陕西人
自己的故事，就应该由陕西人自己来演。我说
那我们请陕西的明星吗？他说，不请明星也可
以吧。说实在的，明星现在的价钱也很高。我
们这样一个院团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再说，人
家明星都是有档期的呢。我们当时选角色的时
候，原则是‘就是’而不是‘就像’，这个人
就是白嘉轩，这个人就是鹿子霖，这个人就是
黑娃。他们平时性格，言谈举止，整个形体轮
廓感，就是某一个角色。”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准确说，应
该叫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他的最大亮点是演
员采用陕西白鹿村方言(蓝田话)，而不是普通
话与方言混搭。“演员选出来了，再根据语言归
类，陕西人的话一个村一个样，有很微妙的差距，
外地人听不出来。我们话剧要的方言，一定是白
鹿原这个村里的，也就是蓝田话。我们这个团队，
经过了四十天的方言训练。指导老师是一个卖羊
血泡馍的，他是蓝田人，特土，特到位的那一种，
咬字啊，吐音啊，都是标准的白鹿原上的味儿。”
李宣笑着说，还顺嘴模仿了几句。

为什么要坚持用蓝田口音？李宣说：“我
们的首演在陕西，这是一道关。首先是方言，
这个戏叫方言话剧。如果他们看了，觉得你说
的是宝鸡话，第一印象就不认可。所以既然要
做到细致，就得精益求精，做到有良心。走到
祖国各地，大家听了觉得，这就是陕西话啊，
他们分不清陕西话有不同的腔调，不会过于挑
剔。但你敢保证这里面没有蓝田人吗，没有家
乡人吗？要家乡人也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
了。”

66岁了，他才等到白嘉轩

这个人物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男一号白嘉轩的

扮演者是蒋瑞征，他是退休返聘回来演的。他
曾主演过根据陈忠实中篇小说《初夏》改编的
电视剧。他说：“我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陈忠
实先生的，演的最后一部话剧，也是陈先生
的。我很幸运，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的人
一生在期盼这个机会，而得不到，我得到了，
就格外珍惜。第一次看小说是看故事，而接到
角色，我又认真看了两遍。白嘉轩到底是怎样
的一个人。我是努力去贴近原著中那个白鹿原
上的说一不二的族长，按照导演的要求和我个
人的体悟，要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关中农民的形
象，他的身板硬，后来打断了。打断了以后，
我并不是说佝偻着腰，还是要有点儿硬气。俗
话说，驴死了架子不倒嘛。腰尽管弯了，但心
气儿是硬的，农民的那种倔，这正是陕西人的
特点，看着他是冷的，但心是热的。从外形，
从内心上，同时去抓人物的核。”

谈到感受，蒋瑞征说，“做演员是非常痛
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小年轻想象的那样，成了
艺考生，出来就火了，又有名又有利。其实不
是那样的。你要耐得住寂寞，前面我演过好多
角色，很多戏，电视剧啊，电影啊，话剧啊，
舞台剧啊，我演了很多很多，但能拿出一部
来，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还没有，哪是
我的制高点，哪是我的代表作，好像找不到。
我说我到66岁才等到白嘉轩这个人物。”

蒋瑞征是北京插队知青。他说：“我十八
岁在延安插队，二十岁就进陕西人艺了。对陕
西话，陕西方言我全部都懂。再土的话，我都
能听懂。但是我有口音。说不地道，一句话两

句话可以，但是这么多台词，全部都是陕西
话，这个压力也是有的。那就是自个儿练，多
下功夫。我爱人是陕西人。包括在家里炒菜做
饭，都不停地念词，爱人说，你哪个字音发得
不对，我就接受批评，一点一点纠正。”

自己找活儿，他背鹿子霖

背了170多场
3年前《白鹿原》首演那天，李宣被推进医

院，紧张的排练时间仅仅2 8天，把李宣累病
了。“医生怀疑我是冠心病，让我立即做手
术，我不想做，可是这个戏首演成功了，冠心
病竟然排除了。”李宣说。

李宣常常被她的同事感动。扮演朱先生的
崔志彬，剧院不景气时，开起了KTV店的，一
听说要排《白鹿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KTV店关了，回来演戏。“我相信，他一天开
KTV的营业额，一定高于他演戏的酬金。但为
什么回来，他热爱艺术。他认为舞台艺术能够
体现人生价值。”李宣说道。

巡演期间，蒋瑞征的儿子在北京做手术，
他当时在南京演出，在演出间隙，从南京赶到
北京，在病房呆了半个小时，没时间休息，他说，
儿子啊，爸只能看你一眼，因为戏比天大啊。

蒋瑞征说：“你一旦沾上戏，就有了牵
挂，朝思暮想。每场戏，都要琢磨。比如导演
在排批斗鹿子霖的那场戏时，我扮演的白嘉轩
上来了，鹿子霖看到铡刀，都尿了裤子，瘫倒
了。导演让我过去，把鹿子霖扶下去。我说，
导演，这会儿，白嘉轩是把鹿子霖扶下去好，
还是背下去好呢？导演说，还是背下去好，背
下去力度大啊。那咱就背！鹿子霖一米八多的
个子，我给自己找了个麻烦。演了一百七十多
场，我天天晚上得背他。从舞台这头背到那
头，太费劲了。但一背，就背出温暖的感觉
来，老哥俩斗了一辈子，但是在遭难的时候，还
是去背他。还有，下半场，全部是弯着腰演，一场
戏下来，酸痛难忍，得按摩一下才能缓过劲儿
来。”一个66岁的老头，就这么较真。

“过去我们剧团不景气，是抱团取暖，而
现在抱团是为了荣誉，为了不辜负陈老师的期
待。”李宣这样感叹。

3年，戏已经改了11遍

李宣看上去干脆利落，说话、走路风一般
快，她当兵26年，有军人的范儿。她是一个不
太愿意说困难的人。她觉得困难每个人都要经
历。最重要的是，看你能否一次次地越过困
难。“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面对困难，总结
了以后，把不足提出来，把困难忘掉。资金的
问题啊，人员的问题啊，宣发的问题啊，运营
的问题啊，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但这都不是
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最主要的，就是剧院能
够得到最好的提升，让《白鹿原》保持它良好
的品质。1 7 0多场了，如何保证整体演员的品
质，像前十场那样棒，它的节奏，它对人物的
把握，整个团队的运营。到今天为止，我们已
经改了11遍了。是在孟冰和导演胡宗琪的帮助
下一次一次调整的。最多的一次是挑出39个问
题。观众和专家建议，要倾听。面对这些建议
的时候是该怎么做，改还是不改，要改如何
改？不停地调整，不停地磨合，难忘的是一次
一次的主创会，一次一次的分析会，一次一次的
碰头会，不断地分析舞台上3个半小时所留下的
这些故事，这些情节，时空的交换，色调处理，等
等，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说
圆满，它不像电视、电影，舞台演出每次都是新
的。不同的剧场，不同的观众，不同的文化，不同
的反映，观众和演员之间有不同的信息往来。好
在我们有演出日志，每天的演出都会记录下来，
这是修改的参考信息。”李宣说道。

陕西人艺的AB制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原
来，一个角色俩人演，A角病了，B角上，B角
呢老盼着A角重感冒。“现在，我们剧院的AB
角不是这样的。A角全部是在巡演，拿出最经
典的状态，最饱满的状态，B角呢，在西安进
行两小时的住场演出。一旦A角确实有情况，B
角才来补台。B角版我们也一直在演出。这样
巡演的A角就很累。B角主要是青春版，是储备
人才的。”李宣透露。

48次切换场景，都是盲换

记者9月29日晚观看了《白鹿原》，发现整
个舞台均以“冷”色调处理，包括那庄严的祠
堂、青色的宅院、破损的窑洞、空旷的麦
场……李宣说，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彰显时
代特色，显露出一种威严和压抑感。虚实相生
的场景，“一桌二椅”式的布局，留给演员充
分的表演空间。“它24场戏，切换景，就得翻
倍，是48次切换。我们要求是黑换，就是盲
换，没有一丝的光，要准确到位。观众看不
到，景色就变了，盲换不会超过15秒。而场景
体积很大，换起来确实费劲。刚出来巡演时，
各部门配合不是很到位，也会就出现一些纰
漏，有不流畅的地方，慢慢就默契了。吊杆的
起伏啊，底下的运行啊，不能有丝毫闪失。有
人看后说，能把这个台的舞台监督做了，他什
么戏都能做。我们的舞台设计黄楷夫费尽了心
思。”

100多个人的演出队伍，风雨兼程，已经连
轴转了4个多月。李宣说：“我们到北京首演
时，17个人打吊针，有的高烧到了四十度，到
最后，积水潭医院都不理我们了，说你们是不
是传染病啊。天冷啊，大家压力又大，晚上睡
不着觉。那天演出结束后，导演胡宗琪在后台
向一个个生病的演员鞠躬致敬，这种做法既是
礼数也是庄严的仪式。

在上海演出时，李宣特别紧张，从剧院一
楼一直走到二楼，二楼走到三楼，1900个座位
全满。“我害怕中场休息有人退席，结果没有
人走。一散场，上海人起立鼓掌。上海的观
众，什么没见过啊，那是大码头啊。他们起立
鼓掌，认为可以作为民族话剧的代表。出场的
观众有的就学陕西话，‘揍丝滴，揍丝滴’，
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李宣说。

梦想排演农民三部曲

“我是从小在剧场长大的孩子，父母就是
干艺术的。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在剧院里，我
父母在排练，我们放学了，就在后台写作业。
然后，到剧场的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看戏。一
直到自己睡着了，父母演完了，再把我们抱回
去。后来当兵26年，又是文艺兵，我到地方的
时候，觉得搞话剧，才是正事儿。“李宣说。

从25岁做演出队队长开始，李宣有20年艺
术行政的经验。很多困难，在她的回忆里都云
淡风轻，“做不好还做不坏了”是她的口头
禅。

4 年前刚到剧院时，剧院处于“三无状
态”，即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而这导致
同事之间不信任，下属和院领导之间不信任等
等怪现象。剧院账面结余13500元，往来账务挂
账、欠账660万。

当时剧院里已经有两年没开过全院大会，
上任后李宣开了一次会，她对大家说，“我要
干戏”。新戏用股份制，愿意合伙的，自己投
钱入股。李宣想试试，“通过我们的努力，能
不能不赔钱。如果证明了陕西的市场不需要话
剧，那就别为理想拼搏了。”

委屈，撑大了胸怀；心酸，练就了坚韧；
质疑，锻造了胆识；艰难，成就了团队。李宣
带着她的团队终于柳暗花明。“做有重量的，
有担当的，可以和灵魂对话的作品。虽然付出
很多，但是人生短暂，做这一行，就爱这一
行。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做农民三部曲，《白鹿
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这是陕西最有重
量的作品。把三个年代都写出来了。农民的变迁，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迁，都包含了。明年全
力以赴做《平凡的世界》。”

李宣他们把没有明星、满口方言、名不见
经传的地方院团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劣势的点扩
大为特点，把陕西那方热土养育的魔幻传说与
习俗进行趣味解读，其难可知，其苦可知。正
是这股“生冷硬倔”的真实，打动了观众。

“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
了……”“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把《白鹿
原》演活了。”这是陈忠实生前在话剧《白鹿
原》排演前后对李宣说的话。

李宣说，忠实其实是一种精神。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国庆节前后在济南、临沂演出四场,使得该剧全国巡演达到176场。陕西人艺为观众呈现出
与电影、电视、秦腔、歌剧、舞剧、方言广播剧等不同的《白鹿原》。9月29日下午，记者在山东省会大剧院采访了《白鹿
原》制作人、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和白嘉轩的扮演者蒋瑞征。除话剧本身，他们谈的最多的是陈忠实先生，话剧剧
《白鹿原》得益于陈忠实的影响力。他们牢记陈先生的话———

“娃们自己来演，往好里弄吧”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田可新 实习生 边伟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3位美国前总统
相约打高尔夫

3位美国前总统奥巴
马，布什和克林顿齐聚
新泽西州泽西市，一起
为2017总统杯高尔夫赛
开幕式站台。他们有说
有笑，有打有闹，但他
们没带同样热爱高尔夫
的特朗普一起玩儿。

英国伦敦展出世界
最大多彩钻石

英国伦敦展出一颗
世界最大多彩钻石，原
钻重达404克拉，由14
位工匠花费了1700个小
时才完成。该钻石的估
价超过3000万美元(约人
民币1 . 99亿)。

肯尼亚五星“鸟巢”酒店
360度无死角看美景

肯尼亚的Segera度假酒店
是世界上第一个五星级“鸟
巢”酒店。这家酒店的整个结
构由当地社区成员编织树枝建
成，可以360度全景欣赏肯尼
亚的野生动物园。

鲍里斯晨跑锻炼
衣着抢眼

英国外交大臣鲍
里斯晨跑锻炼，身上
的乌龟款大花裤衩超
抢眼。

白灵和兆鹏。话剧《白鹿原》剧照。

白嘉轩。话剧《白鹿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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